我的大学城图书馆故事
借征文机会，我愿与青年学子分享一下我的故事。
我原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科技史与文献研究所工作，07年10月调来深圳研究生院任教。我在清华园十几年，天天上下班，看惯了清华图书馆建筑的端庄典雅，故当第一次看见凌于大沙河之上，呈飘逸之姿，富有动感的现代建筑时，忍不住惊叹！但转而想，图书馆不是光给人看的，是要给人用的，“浅薄”的资历怎么能同清华、北大图书馆比呢？
但没有几天，便改变了我的看法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北京某刊物约稿，几个月前便答应了。后因调动，一直没有动笔。眼看截至期到，编辑来电话催问，我才意识到耽误了事大。便决心在几天内完成。由于刚到大学城，办公室、宿舍都不太就绪，办公室的附近在维修，难以工作。宿舍对着丽水路，过往的货柜车噪声之大，在房间里两次动笔，都写不下去（顺便说一下，丽水路已在08年底改造为降噪路面）。无奈之下，我就想到大学城图书馆试试。当时我不知有“个人研究室”，一看见简直喜出望外！要知道，我在清华图书馆参与过多次讨论，要学习美国名校图书馆的做法，建立个人研究室，但在读者常常大排长龙的现实下，根本无法实现。我清楚地记得，11月初的一天，大学城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来，拿到个人研究室的钥匙，小环境让我十分惬意，我很快进入工作状态，写累了，抬头看看窗外的青山绿水，伏案再写。中午饭我都没吃，一直工作到下午4点，文章基本告成，如此高的效率，在我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并不多见。后来文章受到好评，我知道正是借助个人研究室的条件，我才保证了不间断写作，使得思路和概念十分清晰。
后来我又一次去个人研究室，正碰到隔壁男女同学在讨论作业，也在说“悄悄话”。因为研究室是壁板隔断，尽管说话声音不大，还是飘到我耳朵里。当即引起我不满，这么好的研究条件怎么能让学生这样呢？我很快通过图书馆主页提出意见，大意是研究室先要保证研究之用，不要惯坏了学生，同时也建议考虑设立专用的教师研究室。写过之后我又后悔，何必多事呢，老师不如学生来图书馆次数多，怎么好享受特权。不料，就在第二天，图书馆主持工作的副馆长打来电话，说已看到我的建议，他们会认真考虑。这让我十分感动。没有多久，图书馆真地设立了教师研究室。
从那以后，只要有朋友来，我就会带他到大学城图书馆参观，一定介绍个人教研室和教师研究室，并捎带说我的故事。09年3月，我的一位北京朋友（现已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），接受一个紧迫的写作任务，他为没有安静的环境所苦。我就建议他来深圳，到大学城图书馆。他半信半疑问：真有你说的那么好？结果是，他来后立马就喜欢上了研究室，工作了一个星期，离开时他兴奋地说，效率比在北京一个月还高！
我对大学城图书馆的感激还不止这些。大概是08年10月，收到图书馆群发的征求订购图书的邮件，我就写了回复，希望订一套七卷本《技术史》，再有英文季刊《技术与文化》。对英文刊物我没抱什么希望，因为在清华本部我也提过，最后都因经费，学科平衡等原因而减掉。不料，不久我接到回复，说我建议的书刊已在采购中。几个月后我到图书馆去看，欣喜地看见英文刊物已经上架，那套中文书更不在话下，此后给我教学和研究带来很多方便。
说到这，我还要再补充几句。大学城图书馆不仅杂志和报纸齐备，突出的优点还在于体现出资源的公共性，让读者真正感到一种享用的平等。而在北京很可能就因划归“稀有资源”，让你感到老大的不便。具体说港澳的书刊吧，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要专门到港澳台阅览室阅读。在清华、北大图书馆，一般也不开放给读者这种方便。而在这里，你尽可以随便从架上取阅。正因为此，隔一两周，我都会在周末晚上去大学城图书馆，阅读那些在北京是“稀有资源”的书刊，享受一个普通读者的快乐。
